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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透 

1. 

        那天下午，郁新難得請補休到美容院打理頭髮。自從當媽媽以後，生活不
是上班就是帶孩子，連睡覺時間都不夠，更別說逛街看電影這些娛樂了，能像
這樣放鬆坐著讓人幫她洗頭按摩，簡直是天大的享受。正當她舒服得昏昏欲
睡，手機突然震動，設計師停下動作讓她接電話，另一頭傳來什麼天大的消
息，她整個人從椅子上跳起來。 

       「妹妹中樂透了！貳獎！有五百萬！五百萬！」媽媽興奮大喊。 

        一股熱血直衝腦門，郁新震驚不已，沒等吹完頭髮就匆匆結帳離開。 

        一路上郁新都無法專心騎車，她那可憐兮兮的妹妹，居然也有受神明眷顧
的一天，讓人難以置信。還記得妹妹唯一做過的正式工作，是高職畢業後在加
工區當作業員，前後不到三個月。聽媽媽說，同部門的幾個男同事對妹妹的態
度很糟。 

        「以為會來個好看的妹子，怎麼是這種等級的……真不知道主任在想什
麼？」 

        「那張臉很難提振我們工作的效率欸！」 

        「 看到她我好想吐，她不會中午要跟我們一起吃飯吧？」 

        這些冷言冷語每天圍繞在妹妹耳邊，她可以感受到自己不受歡迎，原本就
稀稀疏疏的頭髮，因為壓力掉得更厲害了。 

        後來，妹妹總是在照鏡子的時候，聽見有人在她耳邊輕聲說：「你好
醜……你好醜……」。 

        漸漸的，妹妹晚上睡不著覺，三更半夜在家裡晃來晃去，像一縷遊魂，隔
天頭痛欲裂，無法起床上班，過沒多久就辭職了。 

        這些事郁新並沒有親耳聽妹妹說過，都是輾轉從媽媽那裡聽來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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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十多年來，妹妹只偶爾去媽媽上班的自助餐店打工，時不時還要到身心科
看診。領到身心障礙手冊後，靠著每個月五千多塊補助加上打零工的薪水，妹
妹居然也就習慣這樣過日子，再也沒去找過別的工作。 

        雖然兩人是姊妹，同住一間房間長大的，但郁新無法理解為什麼妹妹要選
擇這種生活。 

        學生時期，如果有人發現她們是親姊妹，總難免露出詫異的神色，因為兩
人各方面實在判若雲泥。郁新身材高挑眉眼亮麗，怎樣都算是中等以上的姿
色，加上又是排球校隊的主將，在異性間頗受歡迎。可是妹妹的外表卻完全相
反，她的頭髮細軟又稀薄，個子還格外矮小，一雙分得太開的眼睛配上鼻樑扁
塌的蒜頭鼻，讓人不禁懷疑是不是出過什麼差錯，才會讓她的長相如此奇怪，
像一具沒有組裝好的模型。正因如此，妹妹從小缺乏自信，在團體中顯得安靜
而透明，運動神經不發達也不擅長學習的她，勉強從高職畢業就不繼續升學
了。 

        原本以為只要找到一份工作，向來安分守己的妹妹至少能安穩過活，求得
溫飽，沒料到職場上的挫折竟就此摧毀妹妹的自信心，讓她再也跨不出家門去
融入社會。 

        這樣悲慘的妹妹，身上幾乎沒有一項優點可以和郁新相提並論，但不知為
何，郁新還是會不自覺地和妹妹比較，大概是因為自食其力許多年又已結婚生
子的郁新，感覺肩上的負擔愈來愈沉重，而妹妹卻還一直生活在父母的庇護之
下，是以，每次聽到媽媽讚美妹妹十分乖巧的時候，郁新總沒來由地心頭冒
火。 

       「她吃家裡住家裡，又沒幫你付房租，難不成做點家事你還要謝謝她？」 
郁新知道自己言語有點刻薄，忍不住又解釋道： 



3 

 

       「她長這麼大的人整天窩在家裡，講難聽一點是你教育失敗，你應該逼她
出去工作，讓她一直待在家是害了她！」 

      「 哎呀！妹妹在外面受過委屈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慢慢來，醫生也說這事
急不得。」媽媽連番搖頭，一副沒得商量的表情，郁新悶著一口氣也沒再說下
去。 

        後來，每當假日回去，郁新吃完飯就藉故要照顧孩子，不想幫忙收拾餐
桌，她想，自己平日上班辛苦，放假回來理應輕鬆一下，妹妹沒工作整天在
家，洗洗碗盤也是應該的。妹妹倒是認份，吃完飯大家在看電視聊天時就默默
去洗碗，時間一久，郁新對差遣妹妹更覺理所當然，她常常把孩子交給妹妹照
顧，自己去採買東西或辦些事情，反正孩子也很喜歡阿姨的陪伴。 

        妹妹和孩子在一起的時候，最常做的是畫圖，偶爾也捏捏黏土，如果天氣
不錯，妹妹會在傍晚帶孩子去公園玩，遇到鄰居就微笑點點頭，甚至閒聊幾
句。有一次，郁新 比預定時間還晚去接小孩，匆匆忙忙趕回家，本以為迎接她
的會是孩子的哭鬧或妹妹的臭臉，沒想到一進門卻聞到陣陣奶油香氣，妹妹正
用家裡的小烤箱烤餅乾給孩子吃，嘴裡還哼著歌曲。郁新沒料到妹妹照顧孩子
竟如此得心應手，心想若是常把孩子交給妹妹，不僅自己得出空閒，對妹妹也
有幫助，倒算是兩全其美。 

        即便如此，郁新和妹妹的競爭還沒結束。因為有了孩子，出門總要有車才
方便，所以郁新和老公計畫要貸款買部休旅車，但夫妻倆收入有限，手頭頗為
拮据。想到自己一邊上班一邊照顧家庭，卻沒辦法像很多朋友一樣把孩子託給
娘家，只能自己花錢請保姆，說到底，跟妹妹也脫不了關係。思前想後，郁新
覺得不上班的妹妹，不僅連累父母無法退休，也影響到自己，而父母給她的資
源和妹妹相比，根本不成比例。眼前生活開銷如此龐大，荷包都被榨乾了，即
便知道父母也不甚寬裕，她還是硬著頭皮開口借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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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「媽，我們每次來看你，都騎摩托車載你的寶貝孫子，多危險！但現在買
完奶粉尿布就快沒錢了，怎麼買車？你想，我一畢業就自己養活自己，不像妹
妹到現在還要吃你的住你的。媽不能偏心只顧妹妹，也得照顧我們這家啊！你
借我車子的頭款好不好？有了車我們也能載你出去玩啊！」郁新一口氣講完，
心想這番話無懈可擊。 

       「什麼偏心，妹妹的情況不一樣……」媽媽聽完她的話，頓時愁眉苦臉。 

       「我不管，妹妹到三十歲還讓你養，你也得幫幫我。」郁新苦苦哀求。 

       「我只剩下一點老本存在郵局，不能動啊！」媽媽嚷著。 

       「你不是還有我們嗎？說什麼傻話，我們就是你的老本。」郁新一邊幫她
搥背，一邊安撫地說道。以後爸媽老了，不也只能靠她嗎？ 

2.  

       沿著熟悉的樓梯上樓，位在公寓頂樓的家看起來沒什麼不同。 門口七橫八
豎攤著幾雙舊鞋，幾片海綿地板蓋在磁磚裂開的地方，櫥櫃的門軸早已鏽蝕，
歪斜的門板搖搖欲墜。租的房子不可能花太多錢去修繕，總之就是湊合著住。 

       這樣一個貧窮的環境，是當初郁新急著想擺脫的。擔任保全的爸爸薪水微
薄又貪杯，總是入不敷出，媽媽當廚工當到背都駝了，就算笑起來臉還是苦
的，再加上一個三十歲還在家啃老的妹妹，郁新連對熟識的朋友也不提起這
些。如今，這個家竟被財神選中，賜予一筆鉅款，對每個月把帳單繳完戶頭就
見底的郁新來說，感覺好不真實。 

        聽到她進門，坐在客廳的妹妹轉頭對她說：「姊，你回來了，你聽媽說了
吧？」妹妹的語氣稱不上快樂，臉色還有點發白。郁新原本以為，中獎會讓人
笑得合不攏嘴，但縮在椅子上的妹妹，卻像是不安多過於歡喜。郁新一時不知
道該說什麼，等不到她的回答，妹妹就繼續拿著電視遙控器切換頻道，但也找
不到什麼想看的。 



5 

 

        隔壁房裡傳來講電話的聲音，媽媽正喜孜孜地描述事情的經過，聽起來是
在和舅舅講話。 

        「是夜市那間彩卷行，有供土地公的……就是啊！那間很旺……只買一
張……沒有……她哪裡知道什麼明牌，呵呵……就是幸運啊！電腦選號而
已……」 

        媽媽的聲音好愉悅，話裡斷斷續續夾雜著笑聲，從銀行退休的舅舅交代了
些什麼，媽媽邊點頭邊說好，還熱情洋溢地說要請他吃飯。看來這下子媽媽總
算可以揚眉吐氣，一掃陰霾了。 

       郁新還記得，小時候家裡開過照相館，爸爸負責拍照和洗相片，媽媽幫忙
招呼客人，店裡也兼賣一些相簿和相框，展示樣品放的全是郁新的照片，在波
斯花叢裡燦笑的、在海灘上玩沙的，還有幼兒園畢業時，穿學士服拿著書本
的……拍下那些照片的時候妹妹在哪裡呢？郁新怎麼也想不起來。 

        「郁新啊！把阿斌叫來，孩子也接來，晚一點大家吃飯慶祝。舅舅和舅媽
也會來！」掛完電話的媽媽對站在門外的郁新交代，看她愣愣地沒什麼反應，
忍不住又笑道：「又不是你中獎，怎麼反倒是你嚇傻啦！」。 

        這話讓郁新有點怏怏不樂，卻又不知如何反駁，索性回客廳找妹妹。 

        「彩卷給我，我再幫你對一次。」 

        郁新其實還有點不敢相信，擔心是糊里糊塗的妹妹弄錯了，媽媽也沒確認
就這樣大張旗鼓地宣傳，萬一是妹妹病情加重，從憂鬱症變妄想症才亂講的
呢？接過妹妹遞過來的彩券，郁新拿出手機，確認開獎日期跟期別。 

       15  31  32  44  48  49 

       是真的，妹妹中了樂透五百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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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

         一家人選在新開幕的港式茶餐廳慶祝，一夕致富的感覺讓每個人都有些飄
飄然，爸媽拿起菜單，不像平常看老半天還是只選兩三樣價格低的，反而明快
地開始點餐。 

        招牌烤乳豬、脆皮烤鴨、蒜蓉蒸鮑魚、避風塘炒蟹……一連串餐點名稱從
爸爸口中流暢地唸出來，媽媽再加點鮮蝦水晶餃、魚子蒸燒賣、糯米珍珠丸等
各色點心，一搭一唱，默契十足。以往來茶餐廳都只喝開水的郁新，也對服務
生說香片、普洱和鐵觀音各來一壺。他們點得很急，服務生一邊忙著記錄，嘴
裡還不忘複誦一次餐點。郁新有些難為情，覺得他們這家人表現得真像暴發
戶，又暗自竊喜當暴發戶的感覺還真不賴。爸爸殷勤地問大家，還有沒有想吃
什麼，舅舅搖搖手，郁新的老公阿斌見岳父派頭十足，也連忙稱謝說夠豐盛
了。 

        美味佳餚一樣一樣端上桌，眾人大快朵頤，杯盤碰撞的聲響與談笑聲此起
彼落，舅舅提醒他們不要在公共場所談及中樂透的事，以免節外生枝。但嘴上
雖不提，爸媽還是難掩興奮之情，媽媽夾一顆小籠包到妹妹的盤裡，笑嘻嘻說
道： 

      「多虧我的寶貝女兒，沒想到我也能有今天，以後總算能享享清福囉！」 

      爸爸把剛上桌的菜轉到妹妹面前讓她先夾，接著說道： 

      「一定是我陳家列祖列宗保祐！做人當真就是要靠運氣，沒有運氣，什麼
都免談！爸爸改天帶你去拜祖先，好好謝謝他們！」 

        妹妹溫順地點點頭，在明亮的燈光下整個人顯得光彩許多。 

        眼前這一幕，讓郁新心裡浮現一絲酸楚。向來靠補助金度日的妹妹，這下
搖身一變成為家族之光，相較之下，肩上還有二十年貸款的她，頓時顯得平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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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卑微。不過這個想法隨即一閃而逝，難得看到父母歡欣的模樣，郁新覺得自
己該高興才對。 

        妹妹笑盈盈地吃著父母夾給她的食物，話和往常一樣不多。 

        滿面紅光的爸爸看菜都上齊了，敲敲桌子，示意要大家聽他說話。 

        「等拿到『那個』之後，」爸爸朝大家眨了下眼睛，那得意的模樣讓他瞬
間年輕十歲。「 我已經分配好，就是爸爸拿……」他伸出左手食指比一，右手
握住拳頭輕輕晃兩下，表示一百萬。「然後媽媽也一樣，那就是我們兩個的養
老金，知道嗎？」說完，爸爸豪邁地舉起茶杯一飲而盡，開懷大笑道：「哈哈─
─爽啦！」 

        媽媽聽完，也歡歡喜喜喝了一口茶。 

        聽完這番話，郁新腦筋動得飛快，眼見機不可失，她附和道： 

        「爸說得對，照顧妹妹這麼多年，老天爺總算可憐我們了，俗話說『有福
同享，有難同當』，我看這麼大數目，妹妹一個人也花不完，是不是我也可以
有一份？」 

        郁新小心翼翼瞄妹妹一眼，她嘴裡不知吃著什麼，嚼老半天也不吞下去，
表情彆扭。 

       「好！」爸爸拍了下大腿，幾乎是不假思索地答應：「姊姊也一份！什麼
房貸車貸的，趕快拿去還，每個月也輕鬆點！」 

        講完又想喝茶的時候，杯子已經空了，阿斌一向懂得察言觀色，連忙幫岳
父大人把茶杯斟滿。「謝謝爸爸！」然後把自己那杯也喝掉，一副一言為定的
模樣。 

        對郁新來說，這樣的結果是再好不過，她對妹妹柔聲道：「多虧妳那時心
血來潮去買……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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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還來不及說出「彩券」兩個字，媽媽用力朝她大腿捏了下去，「噓！」媽
媽睜大眼睛瞪著她，彷彿她是個不懂事的孩子。 

       郁新有點尷尬地往妹妹看去，妹妹也看了她一眼，接著就垂下目光，囁嚅
地說了幾句話，但聲音很小聽不清楚。 

        「你說什麼？」郁新靠過去問。 

          妹妹搖搖頭，緊抿雙唇，看上去鬱鬱寡歡。 

        一直保持沉默的舅舅，這時終於忍不住開口說話。 

        「唉呦！我快看不下去了！你們這家人到底會不會想？要我說，你們夫妻
真的一點理財觀念都沒有，當初開照相館，明明賠錢還死撐著不關，弄到最後
連房子都沒了，現在一把年紀還在租房子……」 

        提起前塵往事，爸爸臉上頓時笑意盡失，但舅舅還是不吐不快： 

        「好不容易老天爺給你們機會，應該要好好規劃，買個房子住也好，怎麼
會你一份我一份把錢分掉，我問你們，以後你們兩個老的不在了，妹妹要住哪
裡？難道要去她姊姊家擠嗎？這像話嗎？」 

        舅舅滿臉激動，舅媽在旁邊猛拉他的衣袖，要他別破壞氣氛，舅舅深呼吸
一口氣，語重心長地說道： 

        「我是看不過去才講的，如果覺得我說的話不中聽，那你們就當沒聽到，
反正，忠言逆耳！」說完就沉著臉走了，舅媽則一臉尷尬跟著離開，還連連向
他們點頭賠不是。 

        一家人訥訥不語，突然都失去胃口，媽媽看還有剩菜，連忙交代服務生幫
忙打包，帳單放在桌邊，不用看也知道費用驚人，沒有人想去拿，最後還是爸
爸一邊碎念一邊拿去結帳。 

         郁新想著舅舅的話，不禁有些悶悶不樂，看老公還在啃烤雞翅，忍不住瞪
了他一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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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

        那天夜裡郁新反覆想著晚餐時的情景，睡得很不安穩。爸爸說，是列祖列
宗保佑才讓妹妹中樂透，如果真是如此，為什麼祖先選擇保佑妹妹，而不是
她？她也想到舅舅的話，懊惱自己沒有深思熟慮，在大家面前顯出那樣貪婪的
樣子，看上去像是眼裡只知道錢。她該先問問妹妹有什麼打算的，但如今再說
這些，會不會太遲？郁新就這樣輾轉反側，心中混雜著後悔與不安直到迷迷糊
糊睡去。恍惚間，她身處一座農場，站在白色的柵欄前，一隻跟她差不多高的
鴕鳥緊斂雙翅，全神戒備地站在草地上與她對望，郁新從沒有那麼近看過鴕
鳥，細細長長的脖子配上小小的頭，充滿野性的雙眼卻出奇地大，頭上的毛稀
稀疏疏，看起來有點禿。郁新見牠張開大嘴，好奇牠會發出什麼樣的聲音，可
是下一秒，牠卻吐了她滿臉口水，她在夢中高聲尖叫，大喊「髒死了！」然後
驚醒過來。一看時鐘才四點，天都還沒亮，一旁的阿斌睡得正酣。 

        隔天上班郁新整個人無精打采，直到接到媽媽的電話。 

        「妹妹離家出走了！半夜我有聽到開門的聲音，還以為是妹妹要把垃圾拿
去門口放……但是早上起來，我發現妹妹的房間收得很乾淨，摩托車也不見
了……怎麼辦？會不會是被人家知道，把妹妹拐走了？」媽媽的語氣驚慌失
措。 

        郁新尋思，妹妹雖然有憂鬱症，但可不是笨蛋，大概是不想把錢拿出來
分，打算遠走高飛吧！妹妹倒好，以前不工作讓爸媽養，現在一有錢就想自己
逍遙去，把爸媽丟給她！郁新心裡忿忿不平，對電話那頭哭泣的母親不耐煩起
來： 

        「你幾時看到她有朋友？誰會來拐她？我不想管了，你自己想開點，她遲
早會跟你聯絡的。」說完不等媽媽回答，就把電話掛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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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接下來的時間，郁新心亂如麻，同事跟她講話也答非所問，對著電腦螢幕
直發呆。從中樂透到現在，妹妹好像沒有表現出真正開心的樣子，也沒說想拿
這筆錢做什麼，妹妹大概是個不愛錢的人吧？否則就算生病也會咬緊牙關出去
工作的。但，怎麼可能呢？郁新搖搖頭，世上誰不愛錢？妹妹個性溫順，昨天
他們興沖沖想要分她的錢，她不願意又不敢說，才會選擇離家出走的。郁新左
思右想，認為這個結論應該沒錯。 

        郁新試著撥打妹妹的電話，但連續幾次都無人接聽，雖然相信不至於發生
什麼意外，但下班後她還是趕回去看看狀況。打開門，屋裡一片漆黑，也沒半
點聲響，郁新一度以為沒人在家，但開燈後卻發現媽媽一個人坐在客廳，滿臉
愁容。郁新走到她身旁坐下來，想講點安慰的話，媽媽卻先開口說道： 

        「妹妹從小就是一個很乖的孩子，不吵也不鬧，別人家的女兒顧著往外
跑，有的嬌滴滴什麼家事都不做，可是妹妹不一樣，什麼都幫媽媽做得好好
的……只怪媽媽把好的都生給你了，妹妹什麼都不如你，我們還要拿走她的
錢，她心裡是不是在怨我？」說到這裡，媽媽已經哽咽了，郁新也不免感傷起
來。妹妹一個人騎著摩托車，身上又沒什麼錢，到底會去哪裡？他們又該上哪
找人？郁新懊惱自己對妹妹了解太少。  
        走進妹妹房裡，正如媽媽所說，一切都收拾妥當，連棉被也是疊好的，潔
淨中散發著一股寂寥的氣息。郁新隨便拉開一個抽屜，發現各項物品放置得井
井有條，文具、手錶、吹風機、髮帶、零錢包、耳機、護唇膏……只需要這幾
樣東西，就足以構築妹妹的世界了嗎？實在簡單到不可思議。環顧四週，有窗
戶的那面牆，白色油漆斑駁脫落，靠床的那面牆則乾淨平整很多，上面貼了一
張風景照，郁新湊過去細看，發現照片中的海灘竟似曾相識。 

        爸媽年輕時在茄萣海邊住過一段時間，後來雖然搬到高雄市區開照相館，
但有時還是會帶她們姊妹到那邊玩，順便吃吃懷念的海鮮火鍋。茄萣海濱公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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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排椅子，心形的曲線圓潤可愛，貼的是紅白相間的小磁磚，姊妹倆小時候
覺得那椅子的形狀有點像屁股，常搶著要擠在同一張椅子上推擠笑鬧……妹妹
牆上的照片，就是從海堤的方向拍過去的，雖然是空無一人的沙灘，卻勾起許
多回憶。她突然靈光一閃，莫非妹妹去了海邊？這時電話突然響起，郁新滿心
期待是妹妹回電，一看卻是爸爸打來的，爸爸說話的速度比平常慢，一聽就知
道他又喝酒了。 

        「你舅舅……他說得對，五百萬，應該讓妹妹替自己買個房子，這樣以後
不管怎麼樣，也不至於，給你添麻煩。」爸爸的聲音聽起來沉沉的。 

        「我知道，我也這樣想。等找到妹妹我會跟她說，讓她安心。」掛完電
話，郁新一陣鼻酸，然後小心翼翼撕下牆上的照片。 

5. 

        憑著一股無法確切形容的意念和直覺，郁新驅車前往茄萣的海邊。 

        如果多年來抑鬱度日的妹妹能有中樂透的幸運，那郁新祈求神明也能眷顧
她一回，讓她順利找到妹妹。 

        然而，縱然有強大的決心，郁新過度疲憊的身體卻似乎不勝負荷。她感覺
有支槌子在敲打她的頭，又彷彿有隻手在用力擰她的胃，她直冒冷汗，握方向
盤的手有些不穩，她擔心自己會支撐不下去，只能猛踩油門以求快點抵達目的
地。 

        一到海濱公園，郁新很快找到那排醒目的心形座椅。海風很大，雖然路燈
透出溫暖的黃光，她還是冷得抱緊雙臂，從堤岸的木棧道往海邊看去，百公尺
外似乎有人影晃動。 

       由於相隔太遠看不清楚，郁新慢慢朝對方走近，耳邊除了陣陣濤聲，她還
聽到自己急速鼓動的心跳。綿密的浪花從遠方深邃的幽暗裡推擠向前，一波一
波翻上岸來。當距離愈來愈近，郁新隱約看見，那是個身穿藍色洋裝的女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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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下一截裙襬已然濕透，女子用手壓著翻飛的長髮，濃密的棕色捲髮讓郁新希
望落空，那不可能是妹妹。 

       不知是不是漲潮的緣故，女子所站之處，海水似乎比剛才更深了。海灘上
有雙簇新的紅色高跟鞋，歪倒在乾枯的漂流木邊，郁新一時猶豫不決，總覺得
不該就此離去。 

       「小姐，請問一下……」郁新喚她，心想可以問問對方，是否看見過妹
妹。 

        女子轉瞬回頭。 

        在朦朧的月光下，郁新看清楚那張臉，迷惘、哀傷、疲憊與困惑……種種
複雜的情緒濃縮在那張熟悉的容顏上，女子不是別人，正是戴著假髮的妹妹。
郁新胸口一陣窒痛，僵立原地。 

        妹妹往郁新的方向移動了一下，但不知為何又停住腳步。 

         「你為什麼……」郁新問到一半怕刺激妹妹，又硬生生打住，一股緊張的
氛圍包圍她們。 

        「我不在，不是更好。」妹妹聳聳肩，淡淡回答。 

        「我們整天都在找你，都快急死了……」郁新伸出手去拉妹妹，但一陣大
浪打過來，她險些站不穩。 

         「你們找的是彩券，不是我。」妹妹搖搖頭，抽抽噎噎地繼續說道：「反
正這輩子……我漂亮一次就好……你不會懂的……」 

         「什麼叫這輩子就漂亮一次？你哪裡不漂亮了？你很好，你真的很好！我
求你不要胡思亂想，我帶你回家，爸媽在等妳……」焦急的淚水奪眶而出，郁
新再度伸手去拉妹妹。 

         「我……」妹妹還想說什麼，突然瞪大眼睛，目光越過郁新，把手指向堤
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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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「那個人在做什麼？」妹妹停止哭泣，問道。 

        「你聽我說，我跟爸媽都不要你的錢……」郁新原本還想解釋，聽完疑惑
地轉頭，順著妹妹比的方向看過去。 

        一名流浪漢模樣的男子，正拿起妹妹放在岸邊的背包，東翻西找，左顧右
盼，發現她們在看他以後，男子先是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，然後轉身快步離
開，走沒幾步拖鞋還掉了。 

        郁新起先愣了幾秒，隨即想到那是妹妹好不容易得來的幸福，絕不允許被
別人搶走！她抹乾眼淚，卯足全力追上去，嘴裡一邊大喊： 

        「喂――那是我妹妹的！你把東西放下――」 

        妹妹見狀連忙也扔下假髮，提起裙襬跟在姊姊身後使勁追趕，兩人一前一
後奔跑的身影，有點像小時候在海邊玩鬧的情景。 

        雲霧散開後，夜空中出現鑽石般閃耀的月亮，海面上盪漾著銀白色的波
光，潮水溫柔地湧上來，紅色高跟鞋像一艘小船輕輕漂了出去，向著更廣大的
世界展開全新的旅程。 

           

    


